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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
相
信
醫
科
學
生
都
抱
有
﹁
醫
者
父

母
心
﹂
的
濟
世
胸
懷
，
那
點
胸
懷
，
也

就
是
醫
德
了
。
當
然
醫
生
也
是
人
，
其

中
有
些
也
有
人
的
缺
點
，
好
幾
個
網
友

便
提
過
那
個
醫
生
甲
，
每
逢
病
人
進

門
，
明
知
不
外
傷
風
感
冒
小
病
，
他
的
賢
內

助
助
手
總
要
病
人
驗
這
驗
那
，
賬
單
沒
四
個

字
位
總
出
不
了
診
所
大
門
；
也
見
過
有
個
醫

生
乙
，
無
事
開
出
大
堆
維
他
命
丸
，
好
等
有

個
理
由
多
收
醫
藥
費
；
他
診
所
配
藥
間
的
看

護
小
姐
，
一
天
到
晚
忙

入
裝
同
一
式
樣
的

小
藥
包
堆
滿
大
半
個
櫃
面
，
原
來
這
藥
來
診

病
人
不
論
什
麼
病
都
有
一
份
，
那
就
妙
不
可

言
了
。

醫
生
丙
給
朋
友
量
血
壓
，
一
百
四
十
度
，

就
說
要
給
他
長
期
開
藥
，
朋
友
聽
醫
生
說
血

壓
藥
要
吃
一
世
，
回
家
後
自
己
量
度
幾
次
，

都
沒
超
過
一
百
二
十
度
，
取
來
的
藥
就
不
吃
了
，
過
了

好
幾
年
，
直
到
今
天
血
壓
依
然
正
常
。

老
親
友
看
胃
病
時
有
感
血
壓
過
高
，
主
動
請
醫
生
開

藥
，
但
是
醫
生
說
量
血
壓
不
能
一
次
作
準
，
要
他
多
來

幾
次
才
敢
開
藥
，
同
是
醫
生
，
丙
就
不
止
有
欠
慎
重
，

還
近
乎
兒
戲
了
。

很
多
朋
友
鑲
牙
，
都
有
給
牙
醫
游
說
植
牙
的
經
驗
，

植
牙
好
處
聽
過
不
少
，
我
也
曾
心
動
，
洗
牙
時
跟
我
的

長
期
牙
醫
顧
問
商
量
，
打
算
也
植
兩
隻
，
小
鬍
子
牙
醫

幽
我
一
默
：
﹁
你
貪
靚
嗎
？
好
好
的
，
植
來
幹
嗎
？
﹂

我
說
貼
近
兩
腮
牙
位
的
空
缺
，
容
易
令
當
中
其
他
牙
齒

疏
離
，
他
說
要
變
一
年
就
變
，
你
那
空
缺
過
了
一
年
早

就
穩
定
，
變
不
了
。
另
一
次
，
其
中
一
隻
牙
齒
作
痛
，

想
脫
，
他
照
X
光
片
說
牙
腳
很
好
，
不
必
脫
，
芝
麻
大

的
小
黑
點
，
馬
上
給
我
補
好
；
可
是
另
一
個
朋
友
跟
我

同
模
樣
的
一
隻
牙
齒
作
痛
，
牙
醫
二
話
不
說
就
給
她
脫

去
，
事
後
才
發
覺
牙
腳
完
整
無
壞
，
我
那
個
牙
醫
老
實

成
這
個
樣
子
，
怪
不
得
他
開
業
十
年
，
還
是
兩
袖
清

風
。行

醫
始
終
是
正
能
量
行
業
，
良
醫
總
佔
大
多
數
，
紀

曉
嵐
為
庸
醫
戲
改
過
杜
甫
名
句
：
﹁
不
明
才
主
棄
，
多

故
病
人
疏
﹂，
黑
色
幽
默
的
遊
戲
之
作
，
笑
笑
算
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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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
家
廊
陳
　
莉

醫生甲乙丙
連盈慧

翠袖
乾坤

環
保
意
識
既
是
現
今
潮
流
，
也
是
大
勢
所
趨
。

北
極
冰
川
融
化
、
樹
林
被
過
度
砍
伐
、
大
量
使
用

煤
電
與
核
電
，
破
壞
環
境
，
加
劇
氣
候
變
化
。
自

問
平
日
也
會
努
力
實
行
環
保
，
如
購
物
時
會
自
備

環
保
袋
，
買
外
賣
也
會
自
備
外
賣
飯
盒
，
不
用
即

棄
餐
具
，
改
用
私
家
餐
具
，
亦
會
將
垃
圾
分
類
處
理
，

舊
衣
物
捐
去
慈
善
機
構
。
但
即
使
做
足
這
些
環
保
措

施
，
恐
怕
也
無
補
於
事
，
因
為
我
的
工
作
絕
不
環
保
。

裝
修
跟
電
視
台
相
信
應
該
是
現
今
兩
大
最
不
環
保
的

行
業
。
裝
修
工
程
需
要
不
斷
拆
卸
及
重
建
。
電
視
台
也

同
樣
不
單
不
會
保
護
環
境
，
而
且
還
會
不
斷
製
造
垃

圾
。
編
劇
永
遠
走
在
最
前
，
論
破
壞
環
境
，
我
們
也
同

樣
走
在
最
前
。
由
度
故
事
大
綱
、
設
計
人
物
，
寫
天

書
，
度
分
場
、
寫
初
稿
、
改
定
稿
，
這
些
全
都
是
文
字

工
作
，
全
部
都
需
要
影
印
出
來
，
影
印
自
然
就
要
浪
費

紙
張
。

以
前
環
保
意
識
不
高
，
每
每
有
些
少
修
改
，
為
免
跟

先
前
的
版
本
產
生
混
亂
，
都
會
將
全
部
修
改
過
的
再
印
一
次
。
一

份
較
為
精
細
的
分
場
，
十
頁
八
頁
紙
不
出
為
奇
，
一
集
稿
一
般
約

一
萬
八
千
字
，
行
內
都
習
慣
在
電
腦
上
用
十
六
號
字
，
一
集
稿
印

出
來
就
要
六
、
七
十
頁
紙
，
編
劇
寫
完
的
只
是
初
稿
，
編
審
修
改

完
的
才
是
定
稿
，
一
個
監
製
、
幾
個
導
演
、
助
導
，
劇
中
所
有
演

員
，
還
有
其
他
工
作
人
員
，
人
手
一
份
，
可
以
想
像
一
個
戲
要
浪

費
多
少
紙
張
，
需
要
砍
伐
多
少
棵
樹
。
現
在
大
家
環
保
意
識
增
強

了
，
有
時
會
選
擇
一
頁
印
兩
版
，
又
或
者
雙
面
影
印
，
更
好
的
是

有
了
電
腦
的
發
明
，
有
人
會
選
擇
在
電
腦
上
翻
閱
劇
本
，
省
回
紙

張
影
印
。
雖
然
有
時
導
演
或
演
員
要
在
劇
本
上
做
功
課
，
記
下
每

個
細
節
，
印
出
來
的
劇
本
始
終
會
較
方
便
，
但
印
的
數
量
比
起
昔

日
已
減
少
了
一
些
。

進
入
拍
攝
階
段
，
對
環
境
所
造
成
的
破
壞
就
更
大
。
拍
攝
時
所

要
用
的
每
一
樣
物
件
、
演
員
每
人
身
上
的
裝
扮
、
每
個
場
景
內
的

佈
置
和
道
具
，
小
至
一
隻
杯
、
一
支
筆
，
都
要
按
需
要
添
置
。
雖

然
部
分
服
裝
、
佈
景
、
道
具
可
翻
用
舊
有
的
，
但
如
果
是
劇
中
的

主
角
，
觀
眾
怎
可
能
忍
受
鍾
嘉
欣
在
︽
護
花
危
情
︾
中
穿
上
胡
杏

兒
在
︽
怒
火
街
頭
︾
裡
的
服
裝
，
更
加
不
能
忍
受
籮
霸
的
家
居
佈

置
跟
黃
宗
澤
的
是
一
模
一
樣
。
而
拍
攝
廠
景
時
所
用
的
佈
景
板
，

全
是
木
製
的
，
又
摧
毀
了
不
知
多
少
棵
樹
，
拍
攝
現
場
所
用
的
燈

光
、
攝
影
機
耗
電
量
都
非
常
大
，
大
大
增
加
了
碳
排
放
。

樹
木
跟
人
類
一
樣
會
呼
吸
，
如
果
剖
開
它
，
會
見
到
年
輪
，
每

一
道
年
輪
代
表
一
個
成
長
周
期
。
年
輪
越
多
，
代
表
閱
歷
越
深
，

就
像
刻
在
我
們
臉
上
的
皺
紋
一
樣
。
原
始
森
林
是
穩
定
全
球
氣
候

的
重
要
元
素
，
在
森
林
裡
面
亦
有

各
種
生
命
，
有
土
著
部
落
、

有
黑
熊
、
有
老
虎
、
有
猩
猩
。
砍
伐
一
棵
樹
，
就
等
如
扼
殺
一
條

生
命
，
砍
伐
整
片
樹
木
，
就
等
如
摧
毀
整
個
地
球
。

要
摧
毀
一
棵
樹
的
生
命
，
只
需
一
秒
鐘
；
但
要
種
出
一
棵
樹
，
可

能
需
要
幾
十
年
。
無
法
計
算
出
我
們
這
個
行
業
為
地
球
帶
來
多
少

的
破
壞
，
相
信
下
世
我
應
該
要
做
樹
，
才
能
補
償
今
世
對
地
球
的

捐
害
。
假
如
我
的
下
世
還
趕
得
及
在
地
球
被
徹
底
摧
毀
之
前⋯

⋯

下一世要做樹
孫浩浩

琴台
客聚

作
為
傳
媒
大
師
兄
之
本
人
，
今

屆
書
展
有
新
作
面
世
，
幾
乎
全
部

娛
記
好
友
行
家
都
來
電
問
訊
要
到

本
人
之
簽
名
會
捧
場
採
訪
，
於
是

出
版
社
好
友
沈
西
城
和
王
學
文
先

替
阿
杜
發
放
消
息
︵
他
們
二
位
也
同
時

有
新
作
面
世
︶，
簽
名
會
是
在
書
展
翌

日
七
月
十
九
日
下
午
二
時
正
在
美
加
出

版
社
之
展
出
專
櫃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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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
展
位
前
進

行
。此

外
，
有
兩
位
世
侄
女
行
家
﹁
水
仙

美
人
﹂
新
星
倪
晨
曦
和
維
也
納
金
殿
歌

手
鄭
穎
芬
要
來
列
席
站
台
助
陣
，
如
此

美
女
名
人
撐
場
一
定
甚
有
宣
傳
效
益
。

誰
料
那
天
倪
晨
曦
要
趕
拍
新
片
，
又

遇
書
展
前
塞
車
遲
到
，
二
時
正
各
方
記

者
好
友
張
木
喜
、
伊
仔
、
林
爽
兒
、
吳

珊
珊
等
都
在
展
出
攤
位
前
等
急
了
，
阿
杜
和
沈
西

城
父
女
︵
女
兒
沈
文
欣
也
是
女
作
家
︶
和
兩
位
出

名
美
女
到
場
時
已
是
二
時
十
分
，
出
版
社
人
員

說
，
所
有
記
者
等
不
及
，
遇
到
有
個
鄰
檔
的

模

少
女
許
穎
太
過
暴
露
被
書
展
保
安
﹁
請
離
會
場
﹂，

記
者
見
出
了
突
發
事
件
全
部
追

去
採
訪
了
。

如
此
這
般
，
阿
杜
和
沈
西
城
、
沈
文
欣
等
之
新

作
面
世
之
聚
會
突
變
得
門
庭
冷
落
車
馬
稀
，
成
了

冷
冷
清
清
淒
淒
慘
慘
戚
戚
之
局
面
，
身
經
百
戰
四

十
餘
年
之
老
傳
媒
又
是
前
娛
記
會
主
席
之
本
人
，

這
天
如
﹁
關
公
敗
走
麥
城
﹂
的
敗
走
書
展
，
一
招

喪
在

模
剝
衫
手
上
，
此
敗
也
實
無
話
可
說
。
本

人
﹁
契
女
﹂
之
倪
晨
曦
高
大
美
艷
，
本
是
全
書
展

亮
相
中
之
最
美
麗
女
星
，
冰
清
玉
潔
又
是
寰
宇
公

司
之
當
家
花
旦
，
絕
無
道
理
來
個
比
賽
性
感
暴

露
，
此
際
也
只
有
輸
於
形
勢
，
只
有
略
作
勾
留
替

現
場
讀
書
簽
簽
名
後
悄
然
離
去
。

此
敗
也
，
阿
杜
這
個
傳
媒
大
行
家
現
場
大
作

家
，
也
內
心
愧
疚
，
覺
得
有
些
對
兩
位
美
麗
世
侄

女
和
作
家
沈
西
城
父
女
不
起
，
沒
有
盡
到
老
朋
友

之
綿
責
，
實
罪
該
萬
死
焉
。
此
情
形
有
如
老
廣
州

人
笑
罵
俗
語
，
實
在
是
﹁
老
貓
燒
鬚
，
老
狗
甩

毛
﹂，
江
湖
老
將
也
敗
給
了
﹁

模
剝
外
衣
﹂，
的

確
人
算
不
如

模
之
豁
出
去
也
，
嗚
呼
。

敗走書展
阿　杜

杜亦
有道

﹁
城
崎
溫
泉
﹂
有
七
個
赫
赫
有
名
的
公
共
浴
場
︵
外

湯
︶，
來
到
這
裡
，
大
家
都
是
穿

旅
館
提
供
的
浴
衣
和
木

屐
，
提

裝
毛
巾
的
小
竹
籃
或
袋
子
，
走
到
外
面
街
上
找

溫
泉
泡
的
，
而
不
是
躲
在
各
自
的
飯
店
裡
泡
溫
泉
。
走
在

街
上
，
到
處
都
是
穿

浴
衣
的
男
男
女
女
走
來
走
去
，
看

起
來
很
有
趣
也
很
新
鮮
！

城
崎
溫
泉
泉
質
含
鹽
化
土
類
，
為
弱
食
鹽
泉
，
適
合
浴
用
、

飲
用
、
呼
入
療
法
及
灌
注
療
法
等
。
訂
房
的
旅
客
只
要
到
飯
店

櫃
台
領
取
外
湯
的
入
場
券
，
即
可
自
由
自
在
的
悠
遊
於
七
個
外

湯
。
此
次
遊
城
崎
溫
泉
鄉
短
短
不
到
十
七
個
小
時
的
時
間
，
在

努
力
衝
刺
下
，
一
鼓
作
氣
，
將
七
個
外
湯
全
部
體
驗
了
一
次
。

馬尺
舍
溫
泉
﹁
里
之
湯
﹂
坐
落
於
車
站
旁
邊
，
交
通
便
利
，
入

口
處
種
植
柳
樹
並
擁
有
寬
敞
的
足
湯
處
，
就
算
沒
有
進
去
泡

湯
，
在
門
口
泡
足
湯
就
是
一
種
簡
單
的
享
受
。
進
去
裡
面
非
常

訝
異
，
擁
有
和
、
洋
式
大
浴
場
及
和
、
洋
式
露
天
風
呂
，
另
有

蒸
氣
浴
，
桑
拿
房
及
冷
水
池
等
等
，
設
備
不
輸
北
海
道
豪
華
大

浴
場
。

﹁
御
所
之
湯
﹂
又
稱
美
人
之
湯
，
近
年
重
新
裝
修
，
內
部
相

當
新
穎
舒
適
，
整
個
建
築
設
計
沒
有
壓
迫
感
，
泡
起
湯
來
特
別

舒
服
，
湯
館
內
建
有
各
類
水
療
設
施
，
猶
如
現
代
化
的
美
容
水
療
會
所
。

﹁
一
之
湯
﹂
外
觀
造
型
如
歌
舞
伎
院
般
豪
華
，
內
部
有
洞
窟
風
呂
，
在
裡

面
泡
湯
，
通
風
良
好
，
非
常
舒
服
，
且
聽
說
泡
了
會
有
開
運
招
福
的
好
運

勢
。﹁

曼
陀
羅
湯
﹂
歷
史
悠
久
，
溫
泉
寺
開
祖
道
智
上
人
為
了
治
療
病
苦
的
百

姓
，
誦
讀
一
千
日
的
﹁
曼
陀
羅
﹂
經
，
湧
出
了
現
今
的
﹁
曼
陀
羅
湯
﹂。
湯

館
內
部
有
一
個
不
大
的
浴
場
及
露
天
風
呂
，
入
口
的
玄
關
是
令
人
印
象
深
刻

的
唐
破
風
式
建
築
。

﹁
柳
湯
﹂
門
面
不
像
上
述
多
個
湯
館
那

麼
富
麗
堂
皇
，
但
有
其
小
巧
的
日
式
美

感
。
門
前
設
置
足
湯
，
體
貼
往
來
的
遊

客
，
有
一
個
休
息
賞
景
的
去
處
。

﹁
鴻
之
湯
﹂
是
七
個
外
湯
中
最
古
的
，

據
說
最
早
是
被
一
隻
送
子
鸛
鳥
發
現
。
樸

素
的
外
觀
及
寧
靜
的
氣
氛
是
它
的
特
點
，

以
庭
園
的
露
天
溫
泉
最
受
歡
迎
。

﹁
地
藏
湯
﹂
傳
說
中
地
藏
王
菩
薩
從
溫

泉
源
頭
現
身
而
命
名
。
浴
場
內
溫
度
很

高
，
而
且
沒
有
露
天
風
呂
，
所
以
進
去
不

到
十
五
分
鐘
就
離
開
了
。

外湯泡溫泉
蘇狄嘉

海闊
天空

多
年
前
在
山
東
旅
遊

時
，
曾
見
過
道
路
兩
旁
的

樹
上
開
滿
了
成
堆
的
紫
色

花
朵
，
當
地
人
說
那
是
槐

花
。
所
以
印
象
中
的
槐

花
，
是
紫
色
的
。
卻
原
來
槐
花

有
不
同
的
顏
色
，
不
但
有
黃
，

還
有
純
白
。

在
讀
張
煒
的
︽
你
在
高
原
︾

裡
，
看
到
他
描
述
白
色
的
槐

花
：
﹁
這
個
春
天
哪
，
那
浪
湧

一
樣
開
放
的
洋
槐
花
簡
直
處
於

瘋
迷
痴
癲
的
狀
態
。
從
基
地
左

側
的
叢
林
開
始
，
一
團
團
一
簇

簇
的
白
花
連
綿
了
幾
十
公
里
，

一
眼
望
不
到
邊
，
一
直
向

東

北
方
向
蔓
延
。
這
是
一
場
白
色

的
燃
燒
，
火
勢
逼
人
。
無
論
是
誰
都
無
法

忽
略
它
的
存
在
，
那
強
烈
的
氣
味
把
一
切

生
命
都
薰
染
得
沉
醉
了
。
這
香
味
可
以
讓

人
遺
忘
，
讓
人
留
戀
讓
人
感
激
，
卻
又
不

知
為
什
麼⋯

⋯

蜂
群
旋

，
在
花
叢
的
間

隙
、
上
空
盤
轉
舞
動
，
像
被
一
枝
奇
特
的

魔
棒
引
動

。
蝴
蝶
翩
翩
，
有
綠
的
、
紅

的
，
還
有
墨
黑
的
。
牠
們
柔
情
脈
脈
地
觸

摸

這
個
春
天
。
﹂

多
麼
美
麗
的
槐
花
海
啊
，
假
如
還
有
這

樣
的
美
景
存
在
，
為
什
麼
沒
有
人
會
想
到

來
辦
一
場
春
天
的
槐
花
祭
呢
？
多
麼
具
有

吸
引
力
啊
！
特
別
是
在
經
歷
寒
冬
冰
雪
封

地
後
的
春
天
，
再
看
到
白
雪
茫
茫
的
景

象
，
但
不
再
是
寒
冷
刺
骨
，
而
是
春
意
綿

綿
，
拌
隨

撲
鼻
花
香
。

而
且
在
這
樣
的
槐
花
祭
裡
，
更
可
舉
辦

槐
花
美
食
宴
，
讓
遊
人
得
以
品
嚐
有
槐
花

香
味
的
槐
花
餃
子
，
吃
到
一
盤
賞
心
悅
目

像
碎
玉
般
的
炒
槐
花
茶
，
吃
到
一
碗
兼
具

飯
香
和
花
香
的
槐
花
悶
飯
，
飯
後
再
來
槐

花
糕
甜
點
，
不
是
挺
讓
人
羡
慕
的
美
事

嗎
？為

什
麼
要
讓
人
人
只
想
到
日
本
的
櫻
花

祭
呢
？
為
什
麼
不
讓
世
人
一
想
到
花
，
就

只
想
起
中
國
的
槐
花
呢
？

槐花祭
興　國

隨想
國

傍
晚
前
，
盡
責
的
天
文
台
人
員
已
在

電
視
上
，
拿

指
揮
棒
點

那
個
一
半

是
藍
綠
、
一
半
是
褐
黃
的
地
球
儀
，
解

講
了
颱
風
﹁
韋
森
特
﹂
的
特
徵
及
其
經

過
之
途
。

風
球
的
信
號
不
斷
加
大
，
三
、
八
、
九
、

十
，
名
稱
的
形
容
詞
也
一
次
比
一
次
加
劇
，

從
颱
風
、
暴
風
、
烈
風
到
颶
風
，
速
度
愈
來

愈
快
，
力
度
愈
來
愈
強
，
像
一
位
失
控
的
賽

車
橫
衝
直
撞
，
對

樹
木
、
高
樓
、
車
船
、

行
人
，
毫
不
留
情
地
攻
擊
，
就
像
上
帝
在
間

歇
性
發
怒
。

戶
外
，
風
在
呼
嘯
，
雨
在
飄
零
，
樹
在
搖

晃
，
枝
兒
和
葉
子
在
自
由
地
狂
跳
，
沾
在
透

明
玻
璃
窗
上
的
雨
滴
，
令
窗
外
零
星
閃
爍
的

燈
火
變
得
模
糊
。
安
坐
屋
內
的
我
們
享
受
難

得
的
清
淨
，
在
虛
擬
的
世
界
，
跟
遠
在
天
邊

的
朋
友
閒
聊
、
交
流
。

曾
經
，
我
們
覺
得
，
網
絡
令
人
失
去
隱

私
，
難
以
規
管
的
網
絡
世
界
成
為
謠
言
的
製

造
基
地
，
也
成
為
粗
言
爛
語
的
溫
床
，
但
在

這
狂
風
暴
雨
之
夜
，
我
才
發
現
，
信
息
自
由

流
通
的
可
貴
。

電
視
那
頭
傳
來
：
北
方
的
京
城
經
歷
了
連
續
十
六
小

時
下
大
雨
，
多
處
水
浸
，
暴
雨
成
災
，
六
十
一
年
來
最

嚴
重
，
一
百
九
十
萬
人
受
災
，
三
十
七
人
死
亡
；
其
中

災
情
最
嚴
重
的
房
山
區
，
雨
量
更
是
五
百
年
一
遇
，
整

個
樹
林
幾
乎
被
水
淹
沒
，
山
泥
傾
瀉
，
災
區
一
片
頹
垣

敗
瓦
。
從
高
空
望
下
去
，
房
屋
全
部
被
水
浸
，
部
分
房

屋
只
是
露
出
屋
頂
，
汽
車
浸
在
水
中
，
大
雨
亦
引
發
泥

石
流
，
阻
塞
交
通
，
許
多
人
無
家
可
歸⋯

⋯

天
有
不
測
風
雲
，
風
雨
要
來
，
無
法
阻
擋
，
但
如
何

跟
狂
風
周
旋
，
為
雨
水
疏
通
，
卻
是
人
為
的
。
內
地
近

年
經
濟
發
展
迅
速
，
城
市
及
其
居
民
的
外
貌
有
了
很
大

改
觀
，
這
是
可
喜
現
象
；
然
而
，
一
場
豪
雨
，
京
城
幾

陷
癱
瘓
，
無
論
媒
體
如
何
說
甚
麼
﹁
百
年
一
遇
﹂
或

﹁
千
年
一
遇
﹂，
但
人
為
的
下
水
道
阻
塞
卻
成
為
眾
矢
之

的
。大

文
豪
雨
果
曾
寫
道
：
下
水
道
是
一
座
城
市
的
良
心
。

在
南
方
的
風
雨
之
夜
裡
，
看
到
這
段
新
聞
，
我
為
自
己

感
幸
運
之
餘
，
也
很
想
呼
籲
北
京
有
關
當
局
好
好
理
解

一
下
雨
果
這
句
話
，
何
妨
向
南
方
的
香
港
借
一
點
經

驗
，
至
少
在
城
市
建
設
和
管
理
上
。

兩個城市，兩場風雨
呂書練

獨家
風景

前幾天都晚上九點了，突然接到一個陌生電
話，要我猜猜她是誰。
我最討厭猜猜誰是誰，不過還是勉強問，你提

醒我一下。
我是你同學，以前我們兩個是形影不離的。
初中的還是高中的？
初中的。
啊⋯⋯桂霞！我欣喜異常，馬上猜出來了。
我和桂霞從小學就在一起的，直到初中和高

一。我們既是好朋友，還是最大的競爭對手。
我老是考不過她，不管我怎麼努力，埋頭背書

做參考題，都考不過她。我總是差她幾分，這是
我兒時最大的憾事。小學畢業考試，她以比我高
0.5分的成績獲得全校第一名，我第二名，就這
麼，埋下了「心頭恨」。
我又欺負她，又保護她，她還老和我玩兒。我

前面才對她表示過討厭，她轉身又叫我。不過她
不來叫我，過幾天我也會叫她的，小孩子就是這
樣的。
我的長相優勢在眼睛上，眼睛很大很亮，看起

來很聰明。很多大人都說我比她聰明，只有我自
己知道，非也。
我對她最大的「保護」，大約就是在捍衛她的聰

明上。「你比桂霞聰明，但是沒有她用功，所以
學習沒有她好。」大人們喜歡這麼說。
「她很聰明的，她不愛說話不代表她不聰明。」

我總是極力反駁。
她很多事情是很明白的，比如要用物理療法挑

去頰邊的一塊黑痣，比如牙齒要整齊才好看，皮
膚白了才漂亮。這些都是小事，作為一個完美女
孩的不值一提的只需自己注意的小事。
她的學習總是那麼好！她總是在前三名，掉不

出來的。而我總是擠不進去。
我初中一直在埋頭努力進入前三，期間的心

理，主要是以她為競爭對象的。前三中的兩個，
生活上大大咧咧的，桂霞是非常講究的。衣食住
行，都非常乾淨整潔，還有精緻。她的漂亮是端
莊大方的漂亮，和我的活潑聰明不同。
但我喜歡她的風格。
我小時候就知道，不愛講話的人才是最聰明

的，端莊大方才是真正的美。
她問老師題目，我就湊上去聽。我問老師題

目，她也湊上來聽。我並不比她少努力，就是考
不過她。我經常去翻閱她的一切作業本和試卷，
要搞清楚她到底哪裡比我厲害。
有一回發周記，我又要看了，她不准。不准不

行的啊，我一把搶過來。她急得滿臉通紅，一定
要搶回去。一定要搶回去就有問題了。一般她是
不會搶的，她是非常淑女的。我堅持拽回作文
本，躲到我們那棟叫做灰樓的初中樓的牆角處偷
看。那個牆角靠 大將山，那裡有一種非常私密
的非常保護人的感覺。
這篇周記大約的意思是，我長大了要做醫生，

我一個好朋友的哥哥得病去世了，他是一個非常
優秀的人，非常可惜。她寫的是我哥哥。那天我
很內疚很慚愧，勉強笑 把作文本還給她。
她平時是一個不太流露感情的人。我哥哥去

世，她媽媽哭得很厲害。但是她媽媽一向多愁善
感，比如一個不認識的小孩子被狗咬了，她媽媽
會哭很久，所以我當時沒有意識到她也很悲痛哥
哥的去世。
她是第一個給我這樣經驗的人，令我明白，很

多人是會被誤讀的。
恰好，高中同學這幾天也和我聯絡，提到她以

前很自卑，很羨慕我。怎麼會呢，那時候我和付
同學也形影不離，卻並沒有感覺到她的自卑。她
說她皮膚很黑，我就笑了，我很胖啊。
付同學很瘦，穿 當時非常流行的衣服，需要

在腰間挽一根帶子的那種，收住了本來就很細瘦
的腰，看上去更加苗條了。而且她有167cm的身
高，是很多同學非常羨慕的又瘦又高的類型。而
我很胖。上課時候，我座位後的一個男同學老說
前面的人太胖了，把他擠 了。我忍無可忍，終
於有一天和他據理力爭了，我說我已經很擠了好
不好，已經讓了你很多位置了好不好？
未知付同學是自己意識到自己黑才自卑呢，還

是如我，是被提醒出來的自卑。
「很多男同學都很喜歡你，暗戀你。」付同學

說。
「沒有吧，是暗戀你吧。」我說。
畢業這麼多年來，我們中學同學也開了好幾次

同學會。大家年屆不惑，慢慢地，不敢講的話也
出現在玩笑中了。
中學時候太單純了，卻也有很多當初覺得沒法

挑明的事情，只有傷感。心裡愁悶 ，期望 趕
緊畢業。我那時候想要轉學到貴陽一中，但是不
能。還在當時清華中學的退休教師諶婆婆家裡哭
得眼睛都腫成了核桃。我無聲無息地流淚，哭得
整件衣服的兩片前襟都濕透了。諶婆婆和媽媽不
知道為什麼我一定要離開清華中學，我也沒法說
明，就是流淚。控制不住的，眼淚大滴大滴滾下
來，沒有抽咽，沒有顫抖，只有淚珠，靜靜的。
媽媽說看 十分心疼。所以付同學覺得我在同學
中間很受歡迎，我就不太同意了，我覺得我過得
很鬱悶。
我幫她數 暗戀她的男同學。一個，兩個，三

個⋯⋯真是太多了。我還和她說，我2007年和同
班的小萬同學去參加高三5班的聚會，小萬問別
人，記得陳莉嗎？對方回答，記得的啊，和付同
學在一起的那個。然而有一回，我問別人，記得
付同學嗎？對方回答，記得的，總是和你一起走

進校園的那個。
我們常常從自己的角度和理解力去猜測外界。

我們同級不同班的同學，有些是因我記住付同學
的，有些是因付同學記住我的。
我和付同學回憶 ，突然想起我們共同回憶卻

無法叫出名字的一個男同學，這個男同學一直被
我算進暗戀她的人數中的，她卻說是暗戀我的。
想起那年同學聚會，男生看 我們女生說：只

恨當初未下手。
我們女生大笑。
青澀的男生，在當初，哪裡懂得什麼下手啊?!
而今，如果我和付同學一起去問那個男同學，

當初你到底暗戀誰呢？說不定他會回答：兩個都
暗戀。
也許當初，高三2班的我偎 挽 高我4公分的

高三3班的付同學從足球場走進校園，也是一道風
景哦。高中部的南樓和北樓，也許有一些其他班
的男同學在偷偷觀望哦。所以5班的一個男同學
說，這兩個人走在一起，一個那麼白，一個那麼
黑，黑白無常一樣——是這件事情讓付同學自卑
了嗎？
清澈透明的心靈大約是最沒有自卑感或者暗戀

感的吧，小萬是一個和女生打交道非常大方坦蕩
的男同學。為妹妹打官司的時候心情不好，都是
他在陪我，帶我出去玩。他思索 ，去哪裡呢？
想好了，一向挺拔的他微微側 頭，望 觀後
鏡，雙手呼輪呼輪地打 方向盤，十分帥氣；一
如當年作為中學生，在我和付同學還在午睡後的
恍惚中走向校園，他騎 自行車帶 那個叫做王
麻子的男同學突然剎車橫在我和付同學面前，讓
我們驚叫。
每回回貴陽，總是喜歡小萬來接我。走出機

場，眼睛掃蕩 接機的人群，那個高高瘦瘦永遠
不會穿錯衣服的男人，挺拔地站在那裡，一臉微
笑，永遠不會為什麼所動的樣子，很牢靠。他不
會出錯的啊，出錯了，都是可以原諒的。同學之
誼，真是久久遠遠，終生的朋友。

只恨當初未下手

■城崎溫泉街。 網上圖片


